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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闯世界”

月 日（宣统 月 日），元年 年己酉

我出生在邕江畔上一个风景绮丽 广西南宁的村子

市亭子村。

据家存的《莫氏族谱》载，我莫氏太祖文允公，

其原籍为山东青州府寿光县白马驿，于大宋皇祐五年

年（公元 ），随狄青“调戍而来”，落居邕江对岸

“平南村四团白沙之阳”，即今亭子村。从祖上传至我

祖父 代。，已有

我的祖父莫予双，号惟一，先开办怡和商店，后

习武，中武举，任守备职，诰授“武德骑尉”。但他

不入公门，不理团务，仍在家继续经商。

我的父亲莫廷俊，号煦堂，身材魁梧，不愧为武
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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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之后。但他却喜诗文，其书房称为“垂柳读书堂”，

藏有很多线装古书。他的古诗文造诣较深，能诗能

字，常邀文友咏诗对句，遗有诗抄集传家。本来父亲

想考秀才，因祖父过早去世，家庭负担重，使他放弃

功名的追求，只捐了个贡生，接替我祖父，从事经

商。辛亥革命期间，父亲参加反清斗争，后又参加反

对袁世凯称帝的活动，曾被选为广西省参议员。

我小时候家境还不错，家里有点田地，父亲在城

里开了一个卖布的“苏杭铺”。后来，家里人口多了，

日子越过越难，慢慢衰落了。到 年，父亲做生

意破产，布铺卖掉了，后 年，来田地也卖掉了。

日军第二次占领南宁前， 岁的父亲因家中无人照

顾，衣食无着而饿死。大哥文驹也被日寇杀害。

我母亲黄婉卿，壮族，贫苦出身，是一位善良、

勤劳、有志气的农村妇女。她出生在越南一个靠近广

西的木马村， 岁时被人拐骗卖到我家。大娘死后，

嫁给了父亲。在旧家庭中，母亲是买来的丫头，又当

继室，自然没有地位。母亲先生了两个女孩，遭到家

庭和族人的非议，很恼火，不知流了多少泪。以后她

生了几个男孩，地位才逐渐提 个高。母亲一共生了

男孩子 男， 女，大娘生了 女。我在男孩中排

行第六。

我 岁上村里的蒙馆，后到姓雷的一家私塾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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书。那时已兴新学（办洋学堂），入私塾比较土气，

上洋学堂吃得开。我的几个哥哥都没有上过洋学堂。

当我读了 年私塾之后，母亲支持我上洋学堂， 去外

面读书，闯世界。可父亲并不打算送我进城上学，他

觉得孩子能认识一些字，会写信就行了。父亲比较胆

小守旧，总想把孩子拢在身边，生怕我们出去闯祸。

为此，母亲与他吵得很厉害，她曾说，我生了几个男

孩，要出去闯世界，总要闯出一个来，干一番事业，

就是去当兵，也不怕。母亲的话，给我印象颇深。在

家境衰落的情况下，让孩子出去闯一闯，这是她对改

变困境的惟一冀盼，也是她对社会家庭命运的抗争。

经过母亲多次力争，我 岁那年，母亲带着我

到城里考上了南宁市模范高等小学，成了家里第一个

上洋学堂的人。从此，我学名为莫万，字六琴。

学校离我家有七八里路，中间隔着一条邕江。每

天天一亮便起床，急忙吃碗稀饭，拿上父亲事先给准

个铜板去上学。往返摆渡备好的 过江用去两个铜

个铜板，中午在街摊上板，剩下 吃碗米粉充饥。早

起晚归，每天上学还是很辛苦的。我知道家里供我上

学不容易，故读书不敢偷懒，成绩也不错。 年高

小，算是扎扎实实地读了 年书。我对英语比较爱

好，学习上用功。后来，我住城里，晚上还参加校外

的英文补习班。参加革命后，我也一直坚持学习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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语，时常读一些英文书籍和英文报刊。我喜爱运动，

比较活跃，在学校里，短跑和跨栏常得第一名。对篮

球也很喜欢，我被选为体育部长。

可能与父亲的影响有关，我还偏爱古文，对《古

文观止》中的佳作名篇颇有兴趣，能把《岳阳楼记》、

《陋室铭》、《醉翁亭记》等名篇背诵下来。

外出读书，使我增长了知识，开阔了眼界，也逐

渐了解和认识了社会。

随着年龄的增长，对家庭和社会上碰到的事情也

开始有了思索，使我慢慢地懂得了一些“人情世故”

了。其中有几件事情对我刺激很大，印象尤深。

记得我家的邻居有一户姓雷的寡妇，她家有些田

地，靠雇 岁的女儿，长一长工来种。雷寡妇有个

得很漂亮，我喊她七姐。雷家雇的长工是个壮丁，很

能干活。时间一长，这个长工和七姐发生了不正当的

关系，事情被发现后，闯下了大祸！有一天晚上，姓

雷的家族聚集了上百人，由族里的头人带领，把姑娘

提到母猪湾，硬逼七姐跳河自杀了！而她的母亲就在

现场，含泪看着对女儿的“处罚”。第二天我们兄弟

才知道这件事，非常气愤，我心里便萌生了社会黑

暗、宗法吃人的朦胧意识。

那时父亲的一个胞妹家很穷，父亲为了帮助他

们，让姑家的表哥到布店来当伙计，以后又慢慢培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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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哥管账当师爷。后来，父亲为了让大哥文驹和表哥

谋生自立，就分出一部分家产给他俩，每人一份股

金，合开了一个“宏章”布店，生意还不错。可我大

哥不争气，不到两年就把自己的股份花光了。这时表

哥就一脚把他踢了出去，布店全归表哥占有了。由于

家里的日子越来越难，父亲只好反过头来向表哥借

钱，还要付利息。又过了几年，父亲做生意破产，把

布店和房屋都转卖给表哥了。父亲贫困了，表哥也就

人（五兄不管他了。有一年除夕，我们兄弟 文骢，

七弟文骐和我）随父亲在市里过年，晚上我们做好了

饭菜等父亲回来，可等到 点多钟还不见回来，我们

非常着急。这时，表哥气呼呼地来找我父亲。我们知

道他是来催债的，五兄非常生气，要打他，我说不要

打，以免引起别的事来。等了一阵他就走了。直到

点多钟父亲才回来，他脸色阴沉，问我们表哥是否来

过，并说他在外面躲债到现在才回家。除夕之夜，万

家灯火，远近的爆竹声响成一片，我们却相对无语，

默默地饮闷酒、吃年饭。真是世态炎凉，人情如纸

啊！在我幼小的心灵上打下了痛苦的印记。

每年雨季邕江涨水，英国军舰开到南宁，这些横

行霸道的英国水兵，是我最早看到的外国人。外国兵

舰随便侵入我国内河来示威，这些印象同刚接触到的

“列强”、“帝国主义”等新名词一起装进了我的脑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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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。那时帝国主义的经济势力在南宁也很大，当地一

斤麦才值几分钱，可进来的大麦片一罐竟值一块钱；

一张牛皮几块钱，从香港 多元。进来的一个篮球要

洋货侵入，土货破产。南宁不少人家织土布，我母亲

也买了一架木质织布机，可家织土布比不上外来洋

布，因而都蚀本破产。这使我初步意识到帝国主义的

经济侵略，加重了中国人民的苦难。

随着“五四”运动的深入发展，“民主”和“科

学”的新思想、新文化也不断传入南宁，在各校学生

中产生了深刻的影响，激发我们进一步投入时代的斗

争激流中去。

月，北洋军阀曹锟年 在北京召开国会议

员大会，会上，公开使用贿赂手段，获选为大总统，

引起了全国舆论的强烈抨击和谴责，民怨沸腾，既谴

责曹锟的贿赂枉法，也臭骂议员们受贿的卑鄙行径，

称议员们为“猪仔”议员。

不久，广西出席国会议员大会参加贿选的议员雷

颖川、唐仁阶、詹 等 人悄悄回到南宁，下榻于

仓西门大街邕南旅馆。

南旅馆离我校较近，学校师生接到旅馆附近群

众的报信后，进步教师赵秉寿和邓哲带领四五十个同

学，于当天上午 时左右，扛着旗帜，敲锣打鼓，

浩浩荡荡直奔邕南旅馆。我是其中一员。省立第三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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范等校的学生也闻讯列队前来参加，大家在旅馆门

前，振臂高呼：“打倒猪仔议员！”“反对贿赂选举！”

“打倒卖国贼曹锟！”街上的市民群众也前来围观，把

旅馆围得水泄不通。

这时，大家愤怒到极点，破门冲入“猪仔”议员

的住房，把他们拉出来示众，我也拼命挤上去，举起

拳头，揍了他们一顿。最后，他们只好叩头乞求饶

命，表示向民众认罪。大家出了一股怒气，便胜利收

队回校。

这是我第一次参加政治活动，虽然有些莽撞，但

教训了害国枉法的坏蛋，心里感到很痛快。

加入“中学”

年，“五卅”惨案发生，我未考中学，参加

了以进步学生为核心的南宁学生军，共有 多人，

进行军事训练。开展反对日本帝国主义，抵制日货的

斗争。开始，学生军得到广西军政当局的支持，派来

教官。后来，旧军队插手学生军，想把我们这些热血

青年编到正规部队去当学生兵，我们纷纷退出学生

军。

年春的一天，父亲上街回来说，出布告招

中学生了，要我去考，这真是他的一个大转变。于

是，我去应考，并考上了省立第一中学，分在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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班。

当时，正值国共合作，大革命的洪流波澜壮阔。

为了加强党对广西工农革命运动的领 年冬，导，

中共广东区委派中共党员陈勉恕到南宁开展建立党团

组织活动，其公开身份是省立一中校长兼南宁（三民

日报》编辑主任。接着，共青团广东区委先后派严

敏、王克欧、谢蔚然等到南宁建立和发展共青团组

织，还有中共党员周国杰、罗如川、夏意超和共青团

员李省群等先后被派到我校任教。他们都以省立一中

为据点，利用国共合作的有利条件及合法身份，大力

传播革命思想，经常向我们青年学生介绍革命书刊，

如（向导》、《新青年》等。我进入一中后开始阅读革

命书刊和马列主义理论著作，它点燃了我心灵希望之

光，令我激发、奋进。

不久，我被选为学校学生会工人委员，主要是负

责对工人群众的宣传、发动工作。因当时我们对走与

工农相结合道路的重要性认识不足，故仍把主要精力

放在学生运动方面。

年夏，省立一中一批经过大革命洪流锻炼

的先进青年，首批加入共青团。在一中成立南宁第一

个团支部，开始由何福谦任支书，不久，由梁砥接

任。

梁砥是隆安县人，比我早一年考入一中，他加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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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青团后，见我平时积极参加各项政治活动，便主动

接近我，经常找我谈心，对我进行教育、培养。

月的一天年 ，我大胆地向他提出加入

（共青团）组织的申请。这时，他严肃地与我谈

了三个问题：

的人，要坚信共产主第一，每个加入 义的远

大目标，决心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。这才与共产

主义青年团的名字相符合。

我听后联想到旧社会的黑暗，家庭的衰落，邻家

雷七姐的惨死，以及帝国主义军舰在邕江的耀武扬

威，便毫不犹豫地回答：“我已认定共产主义社会是

人类最美好、最理想的社会，我决心为这个崇高理想

奋斗到底，直到牺牲自己的一切！”

第二，个人要服从组织，无条件服从组织的决定

和纪律，严守组织的秘密。

对此问题，我也坚决表示说：“我一切听从组织

的调遣，组织要我干什么，我就干什么！”

第三，要艰苦奋斗，吃苦在先。因团组织的经费

很困难，如被派外出工作，每月最多只能发给 元

（广西小毫）钱的生活费，生活是很艰苦的。

梁砥一说完，我便毅然回答：“我从乡村来，什

么苦都能吃，请组织放心！”

梁砥听了我对以上这三个问题的回答，满意地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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着头，表示接受我的申请，并担任我的入团介绍人。

过了几天，梁砥拿来一份入团申请表给我，填完

后，便带我到北门街马武烈祠后楼，共青团南宁地委

的秘密机关，团地委代理书记王克欧同我谈话。

经团地委批准，我便正式加入了“中学”（当时

称共青团为“中学”，称共产党为“大学”）。与我同

时入团的有王文栻、区耀模等。这时，全校的团员已

有七八个人。

我入团后，更积极地参加革命活动。我们几位团

员，经常到洋关东面的商埠公园的湖上，边划船边汇

报、研究工作。我校团支部已成为当时南宁革命斗争

的一个主要阵地和坚强堡垒。

在中国共产党人的推动和广州国民政府的帮助

下，广西 年已于 月实现了第一次国共合作。

但随着工农反帝反封建革命运动的日益高涨，以黄绍

竑为首的广西国民党右派集团，对工农运动既害怕又

仇视，千方百计进行造谣、破坏、镇压。

他们派桂军“进剿”韦拔群领导的东兰农民自卫

军，杀害农运骨干和群众　 多人，制造了震惊省内

外的“东兰农民惨案”和“梧州三工人血案”。

面对这一股逆流，南宁的党团组织决定给予坚决

反击，于是，发动广大群众，掀起了一场反击国民党

右派的激烈斗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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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年 日，南宁各界近万名群众在体育

广场举行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大会，我们省立一

中、省立三师、广西农民运动讲习所、广西军校和南

宁工人纠察队及工人群众等都前往参加。会前，我们

作了准备，若右派镇压到会群众，工人纠察队和军

校、农讲所学员便以武力反击。

大会在紧张的气氛中结束。因右派看到我们事先

做好准备，故没敢在会场发难。

会后，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我们一中的队

伍走在前面。大家高举红旗，唱着《国际歌》和《打

倒军阀歌》，高呼口号，昂首阔步地向市区前进。

当看见我们 多人的队伍高呼着革命口号经过

广西课吏馆门口时，国民党右派分子、省党部宣传部

长黄华表唆使几十个气势汹汹的人冲出来，有的手持

利刀长矛，有的挥舞着“士的枪”，挡住我校队伍的

去路，并破口大骂。顿时激怒了我们。我们虽然个子

比他们小，手无寸铁，但毫不示弱。开始是对骂，后

发展到对打。有的同学被刺伤，鲜血直流。我们没有

退缩，坚决与他们搏斗。

这时，农民运动讲习所 名学员闻讯带着武器

赶来支援，课吏馆的人见势头不对，立即溜回馆里，

关起大门不敢出来。大家愤慨地在其门口高呼一阵口

号后，便整理队伍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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时许，这我们回到学校时已是中午 时，我才感

到饥饿和疲劳。因喊口号多，喉咙也沙哑了。

人打这以后，学校组织了学生军约 ，由梁砥

任队长，我任排长，每人出钱 元，制军服，进行训

练，负责会场维持秩序等工作。

年，蒋介石在 二”反革命上海发动“四

政变，公开叛变革命。

以李宗仁、黄绍竑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集团，

也以南宁为重点，开始在广西大举“清党”反共。一

时，法西斯白色恐怖，笼罩邕城。

月 日凌晨，大批荷枪实弹的反动军警包围

了省立一中、省立三师、广西军校、广西农讲所、市

总工会等单位，逮捕了罗如川、何福谦、梁砥等

多位共产党员、共青团员和革命群众。这是南宁有史

以来的一次最大规模的逮捕“政治犯”，也是最黑暗

的一天。

我校团组织几位领导人都被捕了，我们听到此消

息后，心里很着急，又得不到组织的指示，不知怎么

办。

同月中旬的一天上午，我校未被捕的共青团员区

耀模、王文栻、雷浩云、陈锡镇，还有进步青年杨赐

璋等，来到亭子村我家碰头，大家分析了当前的形势

和我们的处境，感到白色恐怖下，随时都有被捕的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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险，开展工作就更加困难了。有的主张暂到乡下躲避

一下；有的主张不能示弱，若一离开学校，反而暴露

自己。最后商定：第一，坚持斗争，设法找到党团组

织，听取指示；第二，继续回校上学，保护自己，不

露马脚；第三，尽力稳住同学情绪，抓住有利时机，

揭露反动派逮捕无辜学生的罪行；第四，若被捕，严

守秘密，永不叛变。

大家商议后，又继续上学。

月 日凌晨，天色黑魆魆。我和同学们正在酣

睡中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。原来是反动军警持

枪闯进学校，按照名单抓人了！

我被押到校门口传达室，看到同时被捕的有：训

育主任卢宝贤、共青团员区耀模、王文栻、先进青年

杨赐璋。我们 个人被五花大绑，押解出校门，沿着

凸凹不平的街道，穿过仓西门大街，来到设在东辕门

镇台衙门内的国民党 军军部拘留所。

间牢房，阴森森的 军军部拘留所，共有 呈

品字形。

我们被押进拘留所时，见那里也刚押来十几个青

年。相互见面后，都以惊奇的态度问长问短。虽然素

不相识，但共同的处境使我们变得十分亲热。经了

解，原来他们也是同天凌晨被抓来的。大部分是广西

军校的学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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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阴暗、肮脏的囚牢里，每天早上 时起床，接

着放风。因一天只有一次放风，故大家都抓紧时间洗

脸、上厕所。接着，便站着吃早饭，饭后又立即被关

起来。午饭、晚饭也如 时熄灯，整天见不此，晚上

到太阳。

牢中的伙食卫生条件很恶劣，吃的是残羹剩饭，

既冷又脏，常见到有死苍蝇，令人作呕。蚊虫叮咬，

夜不安眠，难友们的身体一天天消瘦下去。

暑天到来了，牢房里像蒸笼一样闷热，恰南宁流

行霍乱，牢房如此不卫生，难友们的生命受到严重的

威胁，在军校难友的倡议和秘密发动下，牢房举行了

一次绝食斗争。由于大家团结一致，迫使监狱不得不

改善伙食卫生条件，绝食斗争取得了初步胜利。

同年 月 日，敌人开始下毒手了。那天下午，

南宁上空阴云沉沉，城郊北门外刑场响起一阵枪声，

有 位无辜青年，被敌人杀害了！他们是：罗如川、

雷沛涛、张胆、莫大、邓哲、梁砥、冯荫西、高孤

雁、梁六度、雷天壮、陈立亚、梁西园、周仲武。就

义前，大家非常英勇、坚强，神态自若，视死如归，

在沿途和刑场上高唱《国际歌》，有的嘴被敌人用布

塞住，有的嘴巴被打得鲜血直流，但仍拼出全身力

气，高呼口号不止，充分表现了革命者大义凛然的崇

高气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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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 日下午，敌人又下毒手了。杀害了李仁

及、张铮、周飞宇、秦霭云、何福谦、周国杰、卢宝

贤、邓匡、阮锦、刘汉武、林汉泉、归醒南、莫品佳

等 名同志。

眼看一批批难友无辜被杀害，我们心里燃起万丈

怒火。当天开晚饭时，难友见面时都默不作声，心里

像铅一样沉重。

第二天，我母亲听到南宁第二次杀人的消息，又

听说杀人布告中有一个姓莫的，她的心情非常紧张，

泪流满面。全家人也都落了泪。母亲先找附近淡村的

巫婆问卜，然后带着我一套较新的衣服，自己一个人

赶到刑场，准备给我收尸。到了刑场，烈士的尸体尚

未收殓，但个个血污满脸，很难辨认。母亲既急于找

到我的尸体，又怕真的见到我的尸体。她细心地挨个

查看后，才透出一口大气，回家了。

月下旬，我们在拘留所剩下的难友，被转押

到军部监狱里。一进狱门，一股腥臭气味扑来，令人

作呕。狱内还关有其他犯人，其中有几个女犯，她们

蓬头垢面，衣服破烂发臭。我受到这股腥臭气味的强

烈刺激，恶心头昏，开晚饭时，一粒饭也咽不下去。

晚上，躺在地铺上，昏昏沉沉好像患了一场大病。

由于没有太阳晒，地上潮湿，又没有放风，狱中

所有的人都生了疥疮。全身长出小脓包，一个疥疮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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包脓。不管是小脓包或是湿疥，都很痒，越痒越抓，

抓得伤口出血。狱中供水，每天一次，每人只分到半

盆，早上洗过脸的水，要留到下午、晚间再用。

吃的仍是残羹剩饭，一般要到中午才开早饭。

肮脏、饥饿，使同志们受尽了折磨。难友们患

病，敌人是不管的，也不准从外边请医生看病，就是

要让这些难友被疾病折磨而死。不久，敌人组织一个

特别法庭，处理狱中政治犯。我想，我们第二批被捕

的难友，除罗少彦夫妇外，都是参加公开活动而被捕

的，敌人抓不到什么证据。

大约是 月中旬，狱吏通知我到军事特别法庭

候审。临近春节时，拘留所允许家人探监了。我母亲

闻讯，便带着弟弟文骐和食物来看我。我们隔着栏

杆，相距一米多远，总算母子、兄弟见面了。母亲见

我的身体瘦弱，脸色苍白，涕泪交流，非常难过。我

反复安慰她，并询问了家里情况。

又过了几天，我才被押到法庭“审讯”。只见那

里坐着 个戴方帽，穿黑长袍的审判官，似阎罗王一

样，旁边还坐着一个记录员。坐中间那个审判官问我

的姓名、籍贯、年龄、读书学校等问题后，问：

“你是共青团员吗？”

“我不知道！”我装着很天真，毫无惧色。

“你在一中为什么不好好读书，调皮捣蛋？”那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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官又问。

“没有这回事，我的操行是甲等，不信，你们看

看我的成绩单！”我反驳后，便把事前家人送给我的

成绩单递给法官。

法官看后，不再问我，叫卫士押我回拘留所。同

房难友认为法官问我的问题较简单，估计他们没有掌

握什么证据。几天后，我又被押到法庭“审讯”。开

始，仍由那个坐在中间的法官问我的姓名、籍贯、年

龄、读书学校等问题。接着，他有气无力地宣布我

“无罪释放”，并说：“回去要好好读书，不要再参加

闹事！”

月初我被“无罪释放年 ”。

出狱后，我在家养 个月的非病，恢复身体，

人生活使我的健康受到摧残，可我感到铁窗又可磨炼

人的意志，在生死面前考验着革命者的忠诚和坚贞。

我觉得自己更成熟了。

月，我的健康状况有所到了 好转，父亲筹措了

几十元旅费和学费，我便到广州廉伯中学夏令班补习

高中课程，准备报考大学。在那里遇到了未赶上考黄

埔军校的五兄文骢。出发前，大哥文驹、三哥文骥给

我改名为“文 ”，后因旧病复发，家里又没钱接济，

遂又返邕养病。

回到家里，我设法找组织联系，但没有找到，这


